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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王任光神父 
 

施麗蘭 
   

昨日在板橋參加小學新課程研習會，天將亮時，夢見王神父與朋友在

一起聊天，他愛開玩笑的臉孔在夢中依然清晰可見，依悉記得他好像

在鼓勵我做什麼事？回到台中後，事有湊巧，接到同學周樑楷教授來

電為紀念王神父逝世二周年想出專案，王神父是我尊敬的長者之一，

於是周教授的邀請我慨然的答允。   

   

回想我念輔大時，害羞內向，王神父常鼓勵有加。畢業後，在學校負

責行政，把得自王神父在課堂上或在課餘之暇教給我們的做人之道，

應用在工作上，每在解決一件困擾的行政工作後，愈感念王神父的智

慧與教導。   

記得羅主教曾請王神父擔任一個教堂的本堂神父，王神父認為作為一

個神父，誰不願意當本堂神父。換句話說，那個和尚不要廟。然而王

神父仔細思量：自己是系主任，已有專屬的工作，如再兼任本堂神父，

不就有二位職位了嗎！而有些神父連一個專任的職位都沒有。王神父

因此沒有接受本堂神父的工作，一輩子以學者神父的角色，擔任副本

堂神父的工作，直到生病為止。   

   

說起當副本堂神父還有一件值得稱道的事。王神父剛從美國回來不

久，即接受于斌總主教的邀請，主導輔大歷史系，而每星期日必到板

橋天主堂幫忙。剛開始時，他很熱心，每做完彌撒，必到聖堂外面與

教友寒暄。後來神父覺察教友們比較喜歡親近他，從此彌撒後，神父

就直接上樓，教友們很自然地以他們的本堂神父為中心了。王神父深

深了解自己扮演的是協助的角色，不能喧賓奪主，他知所進退，給我

很好的榜樣。   

   

另一次，他到我服務的學校來看我，幾位大學的同學與他一齊來。他

再三提醒同學，在社會上工作，同學們應彼此多照顧，多聯絡感情。

因此，雖然畢業二十多年，而每逢王神父四月的生日，同學們總會在

北部或中部聚會，分享生活及工作的種種。王神父生病前的最後一次

聚會是民國七十九年在台中的蓮園，那次他特別高興，看著我們已步

入中年，他一一垂詢每個人的工作情況及他們的子女讀書的情形，關



懷之情，溢於言表。就是他的這份心，使得每次的聚會，同學們總排

除萬難，甚至遠從桃園、台南連夜趕來為的是珍席每一次的相聚。另

起一段王神父七十歲生日時我們在輔大慶祝，他感性地說：「我是神

父，一輩子獨身，而今天有公百多個孩子在我的周圍跟我一齊過生日，

比結昏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豁達以及對獨身生活的重視，我

們在他的言談舉止上卻可體認到。民國五十七年正值天主教第二次大

八會議之後，教會內部起了很大的變化，報紙上常有一些文章批評教

會的獨身論調。上課時王神父有感而發地說：「即使教會改了紀律，

准許神父們結婚，  

仍會有許多人過獨身的生活。」   

   

對學生的教導王神父有他獨到的一面。我讀研究所時，半工半讀備極

辛苦，做論文時，在神父的指導下，不知修改了多少遍，論文即將完

成時，更擔心功虧一簣被退回來。論文口詤通過後，神父說：「這一

年，你很辛苦，你的論文寫的不錯，但學生有九分好，老師通常會說

七分好，為讓學生更努力，學的更多。」   

   

    他以嚴師慈父的心情來教導來鍛練他的弟子。   

   

民國七十公年，我轉而負責修會的行政，派了一些修女在北部進修。

她們每星期日到仁愛堂參與王神父的彌撒，為的是去聆聽王神父宣講

的道理。他的證道詞成為修女們進修年非常重要的精神糧食。進修者

之一的張翠蘭修女，曾為文道出王神父的講道鏗鏘有力，條理分明。

這篇文章登在我們修會的會訊上，以之和修女們分享。當我將這些事

告訴王神父時，他只是笑一笑，說證道是他份內的事。   

在我的行政工作告一段落後，修會總會給我一段進修的時間，王神父

很慷概幫我寫推薦函申請學校，同時鼓勵我請在美的孟樹人神父為我

寫推薦函，他的理由是孟神父時任賓州聖文生學院的院長，以院長的

身分所寫的推薦函在美國大學是極具份量的。王神父總是希望學生成

功。   

民國兪十年我應邀到上海余山修院授課，學生當中神父和修士來自浙

江杭州，他們非常仰慕與他們同鄉的王神父，忚為他的學生，我非常

引以為榮。他都非常關心王神父的健康，我確信王神父在病床上接到

寄自上海余山的信，一定非常安慰，因為信裡頭有學生，有年青的後

輩神父的問候，有同鄉以之為榮的訊息。   

   

孟神父知道了王神父生病，寫信給他並為他祈禱，求天主對待王神父



仁慈一點，不要給他吃太多的苦。在賓州Latrob的聖本篤隱修院裡所

有認識王神父的人，如柯玄德神父、石神父都一再為他祈禱。我在美

國天主教大學的大教堂為王神父點了臘燭並請聖加拉苦修會的修女為

王神父的健康祈禱。第一次知道王神父生病的消息，是我在民權東路

聖鮑斯高堂參加平日彌撒時，聽到一位以前在輔大服務的裁小姐為王

神父的健康祈禱。當時我楞住了，我剛從國外回來，正準備GRE的考詤，

還沒有時間去拜望他，一聽說他病很重，一時找不到同學跟我同行，

只好單槍匹馬的來到榮總。病房外掛著「拒絕會客」的牌子，因我從

遠方來護士讓我進了病房，我推開了門，看到一個因注射化學藥品，

掉了頭髮面部有點扭區的長者坐床上，我一時說不出來，可是與那眼

神一接觸，我認出是王神父，他劈頭第一句話：「怎麼現在才來？」

「我才剛下飛機。」神父釋然了，開始詢問我的進修計劃。他尊嚴的

面對病  

苦，在他的臉上讀不到「害怕」。他像大將軍般地訖立在那裡，不屈

不撓地與醫生合作來與病魔搏鬥。這是我跟他最後一次面談。在回家

的路上，我在想他的毅力是來自信仰或來自對歷史的領悟？二者都有

吧！   

   

兪十二年兪月孟神父來電說：十二月他將回輔大接受榮譽學位，有了

機會   

    回台看他多年的好友 王神父。然而天主的時間跟人的時間上一

樣。   

   

王神父離開我們已二年了，每在準備課程，參閱他的著作及參考書目

時，越發佩服他學問的淵博及在西洋史上的造詣。他的言行、著作、

信仰都給學生很大的啟發。我們深深地感謝他，永遠地懷念他。   

   

   

   

   

   

   

   

   

   

   

   



永懷師恩 

 
謝惠貞 

   

「為了祂的緣故，我丟棄一切，把一切視為糞土，以便獲得基督。」(斐

三   

8)在王神父您身上我看到了，您在奉獻生活的路上，「忘盡背後的，

只向在前的奔馳，為奪得基督的榮冠。」(斐三13)   

   

 猶記得二十多年前，您當系主任時，常見您在辦八室前的走廊，面對

著有花池，與魏欽一神父聊天、分享，謝凡神父當時也頗有名，後來

他倆度另一種生活。   

   

    您繼續信守主的召叫，勇往邁進，直至生命的末訓。   

   

    有一次，在中美堂舉行大禮彌撒，參禮的師生數卂，座無虛席，

而共祭的神父也有百位以上，大家舉心向上，共同敬拜讚美上主。各

位神父都是學養深厚，德高望重的學者、教授、基督的人。您們都那

麼虔誠敬拜上主，何況我這位卑微的人，在那靜穆的那一刻，由您們

身上我更堅定我的伈信仰與我的聖召。    

   

 您教學認真，談吐幽默，學識淵博，便是西洋中古史，十公至十兪世

紀西洋史的權威，在學術領域中佔一席之地。您雖貴為系主任，文學

院之長，但給人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就像一位慈父，一位兄長，您是

那麼謙和，像耶穌一樣吸引很多人到您跟前來。   

   

 七十九年，您特地南下，路經台中、彰化、田尾、田中、員林探訪我

們這些老校友。李淑敏和我住在田中，知道您要來，我們感到非常的

興奮與溫馨，最後大家一起到彰化，彰中校長曾戡仁為我們彭學長的

夫君，由他作東，大家盡興而歸。   

   

 您知道我眼睛不好，每次碰到您，您一定關心，即使您自己病得很重，

您仍關懷我，忘了自己，真謝謝您的愛心。   

   

 當您病重在做化學治療時，施修女和我到榮總去看您與您簡單話家



常，看到您那麼虛弱卻堅強無比，且不失幽默，我深深體會到您真的

屬於基督，祂是您的力量與至寶。後來，您轉到耕莘，我也去探望您

幾次，您從不抱怨，平心的態度、睿智幽默的談吐，全然遵從主旨的

精神，讓我知道您是位勇者、真正的獻身者。   

   

 除教書、兼行政工作著述外，您又在仁愛路天主堂做堂內的工作，這

是相當繁重的，但您欣然接受，且樂意去作，您以身為傳教士為榮，

為宣揚基督，您奉  

獻了您的一生，在任何使命上，您盡了全力，您是良師也是善牧，您

深深地影響我，也願在這奉獻生活中，無論是在學校、或是在堂內，

以喜悅的心去做，為了愛耶穌，並以祂為我的中心。   

   

 您在世的好仗已打完，您已奪得了榮冠，我們的家鄉原在天上(斐三

20)，您是有福的，因為您是基督的勇士，您是祂忠實的良伴，您播下

堅忍、忠貞、愛的種子已繼續不斷地發芽、成長，我深深地感謝您、

懷念您，也願一生步著您的芳蹤跟隨基督、愛基督直到永遠。   

   

   

   

   

   

   

   

   

   

   

   

   

   

   

   

   

   

   

   

   

   



懷舊  念故 

 
林立樹 

   

 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以西洋史享譽杏壇，為國內培育英才，養成師

資，成效斐然，深獲個界贊譽。緬懷往來，不得不推崇王任光神父遠

見睿智，知人善用，引荐美國本篤會神父孟樹人、柯立德至歷史係任

教，為輔大歷史研究所奠定了西洋史基礎並定下宏規。    

   

    孟樹人與柯立德兩位神父，先後出長歷史研究所，除了在硬體方

面，透過教會鼎助，捐資協助文學院圖書館興建，為史研所爭取研究

室，購買圖書；軟體方面定期邀請研究生至本篤會院（尚義院）餐敘

及會議，並替學生加強英文輔導，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聖誕夜，

同學不約而同至會院共享平安夜並互報佳音。   

   

    輔大歷史研究所在兩位外籍神父不辭辛勞，全心全力運作之下，

所務蒸蒸日上，同學感情濃郁，除了課堂上彼此切磋，相互提攜，課

餘猶如兄弟姐妹，歡樂一堂，休戚與共。   

   

 輔大歷史研究所初創之際分設西洋近付史組及美國史組，分別由王任

光神父及孟樹人神父負責，學生雖因組別研習重點有所不同，但在課

程方面，仍彼此交流，溝通有無，這不能不歸功於神父之間的親關係

以及共同理念所致，促使同學不致侷限一室，以管窺天。   

   

    因著王任光神父的引荐，孟樹人神父的發微，柯立知德神父的弘

揚，輔大歷史研究所來幾即成為國內研修西洋史重鎮，本篤會扮演了

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後隨著孟樹人神父返美出任盛文森學院校長以及

柯立德神父離華，本篤會與史研所關係逐漸淡化，但存在於同學之間

的情感與友誼並未曾稍減，每當同學偶然相遇，憶及過去種種，興奮

之情，溢於言表，這或許不得不提筆悼念王神父之可敬與可貴。   

   

 

 

 



永 懷 師 恩 
 

徐安生 
 

五月十三日收到孔思曾學姐的 Email 告知為孟樹人神父安息主懷，

舉行辭世追思彌撒的消息，心中為之一震。近日又看到系裡網路上

“永懷師恩”專欄，讓我這個 66 歲的老人思潮湧起，數日徹夜難眠，

懷念之情加上悲傷幾乎是老淚縱橫！希望這篇追悼王任光神父，柯

立德神父，孟樹人神父與林立樹老師的文章寄到系裡的時候能夠表

達我對他們四位的懷念與敬意。 

 

1968 年九月我以榜首的榮譽考進了史研所第二年班，但是讀了一學

期，在那個非留學不可的大時付裡，我做了逃兵，去了美國。當時

的系所主任王神父大失所望也很不諒解，在責之切愛之深的感情

下，也幾乎斷絕了我們的師生關係！這是我在輔仁求學的過程中最

大的痛！ 

 

1993 年我自美回國，有天我到母校看看，見到現任黎校長，他告訴

我王神父因癌症住進耕莘醫院。我火速趕到醫院去看他。當時他正

做完化療，神態疲憊，仍然打起精神，第一句話問我說：“你結婚

了沒有？有幾個小孩”我一聽，看著他，眼淚就控制不往哭了出來。

想想我們有多少年沒見面了？在短短五分鐘我聚集了在輔仁三年

半對他的懷念與感激。因為我也是 1965 年以第一名插班進入歷史

系，當時的系主任就是王神父。 

 

其實我在 1980-81 年曾申請到助教獎學金進入王神父的母校福坦大

學（Fordham University），研究美國歷史。當我坐在助教辦公室，

又在教室上課的時候，我夢到 1952 年的王神父似乎與我同坐。我

在這裡要告訴王神父的是我沒有辜負您的裁培，您是我一生最值得

祟拜的老師之一。 

 

我在大三（1967）時選修孟神父的美國史。當時的孟神父提著他在

哥倫比亞大學念碩士的大書包走進教室，他的神采吸引了全教室的

同學。這位謙冲為懷，就像是每一個人的父親一樣，我才體會出什

麼叫做聽他的課有如沐浴春風的感受，他就有這股力量！我記得在



史研所上他的史學方法時，因為準備考留考，考托福，所以無心向

學，草草交了一篇報告了事，果然拿了個 C+，這真嚇了我一跳。

孟神父也很訝異的看著我，好像很不可思議。但是我從他那裡學到

唸書治學要嚴謹，千萬不得馬虎，不然分數是沒有人情的，學問是

靠真工夫的。他看起來和藹可親，非常仁慈，分數可是嚴得要死，

絕無人情可言。宋朝張載的名言：“為往聖繼絕學者有之，為萬世

開太平者有之。”我站在治學或做事的十字路口，因為他的這個 C+，

最後我選擇了“做事”這條路，這也是我後來沒有攻讀博士的原因。

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孟神父有天上課時突然頓了很久，然後拿著

根煙絕乎要點燃它，突然問神現在是在授課。我想他一定是為了一

個難題，並想以抽煙來解答。說到抽煙，三位神父的唯一嗜好就是

“美國煙”。我看他們一根接一根的抽，這也種下了三人肺部不適的

原因。當我看到樑楷的追悼父說“…. （孟神父）背上背著氧氣筒…”

這使我想起 2006 年的七月，我的亡妻因為乳癌轉移為肺癌，也“…

背上背著氧氣筒…”的情形，讓我想到當時孟神父的最後日子，不

禁淚流滿面，因為那是多麼的痛苦與無奈！ 

 

柯神父與孟神父同時進入系所裡授課。我無幸成為他的弟子。不過

因為是教友的關係與他在課堂外多有接觸與亙動。有天我坐在二樓

系教室的水泥欄杆上，他悄悄的走到我背後說“You will fall down.”

然後一把捉住我，哈哈大笑。他的親切與慈祥常在我心！沒上過他

的課卻受過年的身教也是一得。 

 

林老師在系裡最活躍，幾乎所有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每次考試他總是第一個交卷，而我還才寫到一半呢！他任教於

母校，深受同學敬愛，我很是替他高興。不過他走得太年輕了。他

也是本班唯一的博士，我只是小時了了，大必未佳。不要忘了還有

一位涂秋芳老師，她是史研所 1971 年班，在 1977 年（？）因肝癌

突然病逝，也是英年早逝。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輔仁大學歷史所留給我太多的回憶。四位大師已去，我也垂垂老

矣！我的明天未必會更好，但是我今更老，也將離去！我想年底退

休後回母校當義工，為學弟妹們服務。這是我最大的願望，也是為

了懷念這四位教育家。 

校友 徐安生敬悼於美國洛杉磯 

2010 年 7 月 23 日 


